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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上的爱情

我从小生活在戈壁上，牧民

们大多是从甘肃逃亡来的，他们

很快在阿拉善生根发芽。孩子一

个接一个地出生，很快就从两三

个人变成了十人左右的大家庭。

十几年后孩子们长成了少男少

女，一个嘎查里每一户人家都有

四五个正值妙龄的孩子，他们在

同一所大队学校读书，又几乎在

同一时间辍学回家，成为家里的

主要劳动力。

十七八岁的孩子齐齐立在

地当中，雨后的笋子一样光鲜亮

丽。小伙儿高大挺拔孔武有力、

吃苦耐劳，姑娘姿容秀丽，个个

都是持家的好手。

白天，一人牵一头驴或一匹

马，背上干粮和水壶就出发了。

那时戈壁春夏两季风光极美，黄

色的沙冬青、粉色的蒙古扁桃、

紫色的马兰花、玫红色的刺玫交

替开放，梭梭、芨芨草能长到半

人高，一眼望去几乎看不到裸露

的黄土地。

日光悠长，大地辽阔，动荡

不已。年轻的人把自己包裹在帽

子和头巾下，躲在阴影里看着远

方大地，谨防牛羊四处乱走。他

们的心已经有了隐隐悸动，已经

懂得了恋慕和羞涩，学校里那种

傻里傻气的书生气已经完全褪

去，剩下的是与生俱来的淳朴和

野性。

我几乎能够想象，在近十年

的时间里戈壁突然热闹起来，那

是由一对又一对年轻男女、一个

又一个动人故事串接起来的。第

一批十八九岁的年轻男女坠入

爱河，恋爱的细节在短时间内就

会传遍整个戈壁，最美的高岭之

花被摘走后，总有许多小伙儿陷

入寂寞和沮丧。

不过这样的时间不会持续

太久，不过两三年而已，还会

有第二批年轻人步入适婚年

龄。

爱情如同戈壁上的草，烧光

了还会继续生长，而且越长越茂

盛。他们生活在戈壁腹地，在大

地深深的角落里，爱情是唯一的

消遣。小伙儿的衬衣洗得雪白，

中年

遇见肖强，是在乡下阿婆

家。

阿婆住在城郊乡里。和妈妈

蚕豆飘香

五月市场里新鲜的蚕豆出

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清晨买菜

的时候，听到两个妇人在前面走

着，边走还边说：“一会去她家看

看，买些新鲜蚕豆，回家煮给家

人吃。”听她们在说蚕豆，倒让我

感了兴趣。是啊，五月，蚕豆上

市，此时的蚕豆吃在嘴里格外的

香甜。

跟在她们的身后，我来到了

一家菜摊前，卖菜的是一位中年

妇女，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她

对她们说，今天的蚕豆是她头天

才摘下来的，非常的新鲜。妇人

笑呵呵地说着，见我站在一边，

连忙也对我说，让我也挑一点，

还说准保吃了之后还会再来找

她买。

这时只见那两人开始在挑

蚕豆，而我也拿起了摊主递来的

袋子挑选起来。那一枚枚饱满的

蚕豆，拿在手里是那样的让人感

到欢喜，欢喜的不仅只是食物本

身，欢喜的是蚕豆上市的时候，

我所喜欢的夏天也就来到了。是

的，我喜欢夏天，特别是喜欢这

样的初夏，不冷不热，让人感到

非常的舒服。

买回来的蚕豆，我将它洗

净，将外面的壳剥掉，锅内放油

烧热后，加入葱段再下蚕豆炒

熟。炒的过程中一定要加一点点

水，将豆香味给焖出来。当我将

炒好的蚕豆端上桌时，女儿早已

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边吃还边

说：“妈妈，这蚕豆好香啊。”

是的，蚕豆好香，不仅香，而

且还入口即化。喜欢吃蚕豆，似

乎还是因为在儿时，母亲也时常

做蚕豆给我吃。那时外婆的菜地

里种有蚕豆，每到这个季节的时

候，母亲总是会摘些回来，当然

母亲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将

外面的厚壳剥掉后，用水煮着

吃，水里放入一些调料，当蚕豆

煮好放凉时，就是一道可口的零

食。

儿时吃这样的蚕豆非常的

多，母亲说这新鲜的嫩蚕豆原就

不需要什么调料，吃的就是它的

原味。然而时光流逝，家里的那

几块菜地也都荒废了，再想吃新

鲜的蚕豆，只能去市场买些回

来。就像此时的我，总是喜欢去

市场外的一些农人的摊点去买，

因为我知道，他们一般都是从自

家菜地摘来的青菜，不像是市场

内的摊位，那里的菜基本上都是

批发市场过来的。

五月来了，蚕豆飘香，这样

的季节，总是会勾起我的记忆，

总是能让我想起儿时的一切。想

起曾经与母亲，一起在菜地采摘

蚕豆时的情形，只是这样的日

子，再也不会有了。岁月总是那

般无情，总会在不经意间，带走

内心中那些美好的事物。

珍重，珍惜，对于这个五月，

不由得有这样的感叹。因为一旦

逝去，再想相见，唯有明年。

文/朱 凌

姑娘的裙子熨得笔直，他们在放

牧途中默默相遇、默默分开，然

后在同一个水井处再次遇到。小

伙儿抢着帮姑娘打水，姑娘则拿

出母亲做的其蛋子递给小伙儿，

三番五次之后爱情的火花就点

燃了。

小伙儿学会了弹吉他和唱

流行歌，用攒了好久的钱买了

录音机和磁带，有时间就对着

练，还学会了跳舞。姑娘们也穿

上了花裙子，戈壁上开始有花

花绿绿、细细碎碎的色彩，那是

姑娘们的裙摆，是比野花的颜

色还引人注目、令人欣喜的色

彩。

脚下蒿子开始返青，骆驼

刺上开始有星星点点的绿色，

一些不知名的小花跃跃欲试。

四脚蛇和蜣螂的活动轨迹多了

起来，刺猬开始到处打洞，警觉

的沙漠黄鼠从洞口探出脑袋四

处张望，一两只受惊的野兔从

身边飞快掠过，一路沙飞草动。

动物逐渐不安起来，它们似乎

也发现了风云之间的秘密，躁

动不已。

这些景象不知怎么就进入

了年轻人的眼里和心里：原来不

止风云，万物都在提醒他们，春

天到了，最美好的季节要开始

了。于是牧草不再是简单的生

长，它们是带着希望在生长，野

花不再是简单开放，它们是承载

着爱意在生长，动物们感受到的

不是节令召唤，而是火辣辣、赤

条条的爱情。

从那以后，戈壁才真正装

进了年轻人的心里。白天时他

们是戈壁的一切，晚上戈壁的

一切是他们的，独享一片星空

和一片月光，互相拥有彼此和

一份诚挚的爱情，真是世上最

美的事情。他们不知道，除了星

空和蓝天，他们才是戈壁上最

美的存在。

遗憾的是，这些爱情故事我

只是无数次听别人提起过，却从

没亲眼见过。我对戈壁的理解和

认知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爱情

故事开始的，故事的主人公是我

的父亲母亲，是我的邻居朋友，

是我至亲至爱的人，他们回忆起

那些年的心动和恋慕时，眼睛里

闪着细碎的光。

想想，我似乎还从来没见过

一场真正的戈壁婚礼呢，也不会

有机会再见到了，酸涩和苦楚又

漫上了我的心头。这是否便是我

与戈壁之间的爱情呢？它微小，细

腻，令我欲罢不能。 文/李 娜

◎◎清浅时光清浅时光

◎◎闲情偶记闲情偶记

一起去看望阿婆，那是妈妈当年

下乡的地方，阿婆对妈妈很好。

回城多少年了，妈妈逢节假日总

会去看阿婆。妈妈有时会带上

我，那时对乡下许多东西都感兴

趣。

肖强是阿婆对门家邻居。

第一次去时，肖强在半开的院

门后看着我微笑。去阿婆家几

次，和肖强也就熟悉了。他带

我去骑牛，摘桑果，打野梨。一

次坐在山岗上，遥望着城市，

肖 强 举 着 手 说 ，“ 我 要 进 城

去！”

肖强真的进城了。中考那

年，考进了城里的重点中学。第

一次看见穿着崭新校服的肖强，

他站在校门后看着我微笑。阿婆

村里人都说肖强学习非常用功，

自尊心特强。肖强考进重点中学

也是理所当然。

三年后的一天。我看见肖强

的时候，他站在横幅的后面看着

我微笑。横幅上写着“恭喜我校

肖强同学全市理科高考第三

名！”

没见到肖强很久了。只在

母校网上看到肖强的名字。介

绍着他的事迹，是院校学生会

主席。本科毕业后，留校硕博连

读。再看见报道，说是肖博士到

了国内非常有名的设计研究

所。

过些年，在一期杂志上看到

肖强设计总监的照片。有些发福

了，但是精神状态极好，春风满

面，在团队合影中，肖强非常出

众。在母校百年校庆中，看到了

肖强的名字，后面罗列着他的经

历和成绩，殊荣非常。

再见到肖强的时候，远离年

轻岁月已然走过二十多个春秋。

出差去他的城，打个电话给他，

听见一声激动的惊呼。他让司机

开车接我，我看见站在大厦楼下

玻璃门后的他，快速走到车旁。

西装革履，意气风发，朝我微笑

着。一见面，上来就和我拥抱，嘴

里还念叨，“咱老哥们多少年没

见了！”

当晚，他有一场宴席。席宴

上，介绍我是肖强发小，多年兄

弟情深。大家举杯，逐个过来敬

酒，一番喝，头晕。酒桌上的肖

强，谈笑风生，气氛热烈达到爆

点。

再见肖强时，是在城郊村

里，院门后不苟言笑，他看见

我，面无表情，好像我们是陌

生的。问起肖强的母亲，她说，

“医生说这是脑部淤血，需要

一个长期恢复过程，必须安静

调理。”我看见肖强母亲眼角

含泪。

惦记着肖强，有空，我就开

车看他。他被他的妈妈收拾得干

净。坐在沙发上，我俩面对面，我

试图和他说话。

那年肖强四十五岁，开挂的

中年忽被按下暂停键。只祸起一

场病。 文/杨 钧

◎◎寻味日志寻味日志

◎◎人生感悟人生感悟

风吹不定

一路很荒凉，除了遇见一辆

停在路边的拖拉机和一头驮草

的驴，没看到任何人。经过一个

村子时，沟畔上站了两个人，看

着我走过去，没说一句话。高一

点的那个人，从这道坡上到另一

道坡。我回头看他，他还站在坡

上向我瞭，袖在袖子里的手始终

没拿出来。风吹着他的旧棉袄，

坡下有一条线一般的路。

大老远就有人打量我，表情

既迫切又热忱，看清不认识我

时，就一脸茫然望了我，漫不经

心地干着可有可无的事情，也不

和我打招呼。一群羊涌向沟里，

破墙壁后走出一个牧羊人，他看

了我一眼，然后去吆喝羊，与我

相错而过。羊踩起的尘土中，有

一股腥臊味，飘起来，缓缓地向

沟里落去。

田土静远，却少农事。从麦

场上走过，麦场已经荒芜了，石

碾子上的木拖已朽坏，风调雨顺

的痕迹随处可见。黄土里可以看

见陈年的谷粒，光景祥和，村子

静悄悄的。看出去，村庄纹路清

晰，颜色也饱满，沟渠里溪水散

漫。麦垛稀疏，有几只鸡出没其

间，偶尔可以看到一个人出来取

东西，望我一眼，很快就回去了。

斜阳落照，地里忽然站起一

个人，他的手上是一把旧镰刀，

一圈草绳搭在肩上。他问我，你

是不是要草绳。我才看清他是在

织草绳。我问他怎么卖，他说十

米八元。我说那我要十块钱的，

他从肩上取下绳子，几下就盘扎

实了，说十块钱还差一截，你到

我家里喝水，一会就好。他说着，

絮过一把草，捻了几下，一些碎

草断结落下，双手又搓，就续了

上去。草绳金黄而光洁，像一件

工艺品。这时一个女人站在沟畔

上喊：你吃不吃酸捞饭？他抬起

头，手一紧，双臂一弓，将绳子绾

结实了，拢了拢身下的草：酸饭

吃得惯哇。

我离开村子时，天已经暗

了，肚子撑撑的。黄土高筑，风吹

不定，有几只野鹊还没安静下

来。光阴环绕，仿佛水一般的夜

色淹没过来。沿沟傍村，一川灯

火明明灭灭，黑暗中，有一个人

在地里拢火，一捆又一捆的麦秸

扔进火堆，击起一片火星，流萤

般被夜色吞掉了，如同光明落进

泥土，我手足温热。

回家一量，草绳十六米四，

草腥袭人。 文/王建中


